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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峰在《艺术哲学》中对艺术何以存在这
一问题做过辨析。他遵从海德格尔的学说，认
为“艺术是真理的原始发生”，是人类对自身生
存情感的记录与表达，艺术存在于作品的“内在
视域”当中，当代美学对艺术的种种思考并不能
终结艺术的本质，因为艺术的本质问题是由艺
术实践本身所提出的。在艺术接受上，他区分
了“审美意象的形成”与“审美趣味的满足”两种
截然不同的情况与艺术观。作为艺术工作的从
业者，从王德峰对艺术的思考和思辨中引起笔
者共鸣。如何认识艺术的问题，确实不是纯粹
的美学理论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艺术作为活
生生的人之情感实践活动，确实应当在艺术实
践中不断发现、理解它的本质和特性。而触动
笔者再次对艺术创作有新的感受与启发的，是
国家级剪纸非遗传承人段建珺的剪纸艺术。

这里，先将笔者的结论说明。段建珺的剪
纸是一种艺术的创造，与当代真正归属于艺术
创作的绘画、书法等形式，在本质上是具有相同
的价值和意义的。这种价值和意义当然不是作
品在市场和受众领域的接受度和认可度，而是
源于对艺术本质的认知和追求。按照王德峰的
说法，即是段建珺的剪纸艺术是人类对自身生
存情感的记录与表达的形态之一，是他在传统
与时代的融合中，完成着艺术本体的建构。

无论是绘画，还是书法，亦或剪纸，都是艺
术存在的一种样式，是艺术家情感表达和审美
追求的一种途径和手段。从艺术创作的原理上
来讲，艺术是无法复制的，上一件作品的成功表

达可能无法决定下一件作
品的成色，此一时的创作
状态也许不能决定艺术家
一生的创作模式。所以，
有人将“艺术家”一词理解
为一种从事艺术的人生状

态也不无道理。如果我们一定要给出一种看起
来通俗易懂关于究竟什么是艺术创作的概念类
的说法，则大概可将其看为一种借助某种形式
和手段传递一种合乎情理与情感，又能体现创
作者技艺、审美追求和创造性的人工制品。叶
朗则直接了当地将艺术看作是意象的生成，他
说：“艺术品之所以是艺术品，就在于它在观众
面前呈现一个意象世界，从而使观众产生美感
（审美感兴）”。按照这个思路，无论是绘画、书
法，还是剪纸等，凡是能给观众呈现一个意象世
界的“作品”才是我们所谈论的艺术。而段建珺
的剪纸创作蕴含着艺术表现的独创性，给观众
呈现了一种源于民间艺术又体现艺术家审美理
念的意象世界。

段建珺的剪纸艺术
源于民间剪纸，但又不仅
仅是对传统的继承。与
其延续传统的剪纸作品
相较，更能代表段建珺艺
术创造力的是他别出心
裁的充满创作意味的作
品。以作品《草原雄风》
《草原春音》《饮马西川》
《牧羊》《祭敖包》《套马》
等为例，带给人直观的印
象是，这些作品的主题和
表现形式往往在传统的
民间剪纸中找不到“样
本”，而更多的是源于作
者对剪纸的主体追求和
主观想象。剪纸作为工
艺色彩极为浓厚的传统
民间艺术样式，往往令人
难以想象，其可以作为一
种近似于现代艺术表达
的形式和手段而被创作，
换句话说，剪纸的民间性
和工艺性往往让人们很
难将其和现代艺术创作
相提并论。段建珺则没
有被一般地对待民间艺
术的看法和观念束缚，或
许在他看来，手中的剪刀
与纸和颜料与画布在功
用上是相同的，那就是为
自己的情感表达和审美
指向服务，进而完成自己
对造型和艺术表现的理
解。所以，他的作品与一
般意义上的剪纸传承有
所不同，是民间剪纸与现

代艺术的化合，他的剪纸在语言上赋予了某种
属于当代艺术的观念性，展现出来的是传统民
间艺术语汇的现代转换。

艺术创作无法脱离技艺，技艺的运用往往
对创作的结果有直接影响。一如书法、绘画中
的书写、描绘等，剪纸技艺自然要通过“剪”的方
式来塑造形象。从作品呈现的结果来看，段建
珺作为地域性剪纸的重要传承人，在发现、抢
救、整理民间剪纸的过程中，通过常年累月的艺
术实践，对于剪纸的相关技艺已然纯熟。在此
基础上，他对剪纸技艺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两
个字：“活用”。《驯烈马》《牧》《马背祝福》等作品
在造型上朴质兼具朴厚，简约而不简单的视觉

张力验证着段建珺剪纸
技艺的活用。在他的剪
刀下，剪纸不再是简单
的民俗装饰，而是具有
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作
品。他的剪纸艺术实践
证明，作为艺术创作而
言，在外在形式上不存
在某类作品是不是艺术
的问题，而在于该类作
品是否以自己的方式窥
探到艺术创造的本质问
题。和段建珺的剪纸创
作一样，如果能够生成
叶朗美学概念下的“意
象”，即使再古老的民间
艺术形式，也可以在新
的文化环境和时代背景
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由段建珺的剪纸艺
术，还能引发更深入的
对艺术的追问和思考，
那就是在形制基本相同
并都具有审美价值的

“作品”面前，一件真正
的艺术作品和工艺制品
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我们以为，艺术创
作与工艺品制作虽都是
通过物质材料来完成作
品的呈现并进行审美表
达，但二者之间在本质
上却是天壤之别。工艺
品的制作一般只是重复
以往的形式，利用现成
的图式或样板进行某一
类“用品”的制作，其实
质是为材料赋形，通过

技术和工艺为某种材质赋予美术造型和视觉形
象。工艺品具有审美性，但其实质上是在一种
很少讲究变化和观念表达的重复性技术运用
中，避开对“创造性”这一艺术核心问题的探索
和思考，其结果是一再地重复制造某种在功能
和形制上基本相同的物品。事实上，在我们的
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披着艺术外衣的工艺制
品，包括我们在种种场合下见到的绘画、书法等
等，这些“作品”往往几件、几十件摆在一起没有
任何制作上的本质区别，难以反映作者对艺术
的“创造性”这一核心问题的思索。

而艺术创作则不然。艺术创作需要以类似
工艺制作的手段直接回应具有超功利的、审美
意义的、创造性问题的思考。这在造型艺术领
域应当是一般原理意义的结论，书法、绘画，乃
至雕塑等其他类型的艺术作品无不遵循这一原
理。无论是剪纸，还是书法、绘画，在真正的创
作中，艺术家要从自己多年积累的技艺中提取
出适应当下创作所需要的技术支撑：在书法上，
表现为用某种字体、书体的书写技法完成创作
过程；在绘画上，体现为通过具体的图形和绘画
语言进行相应的造型表达；而在剪纸上，则是以
剪塑形，在短暂的瞬间完成形象的表达和呈
现。这些创作方式在具体操作上，是一个类似
于工艺品制作的技术重复的过程；但至为重要
是，如同在段建珺剪纸作品中看到的那样，在完
成创作的同时，艺术家需要调动自己的审美经
验和情感表达，在看似为工艺“制作”的过程中，
激发自己对平面空间造像的想象力和表达力，
让“工艺性”“技术性”的创作过程与艺术想象、
情感表达相化合，最终形成能够展现艺术家生
命精神和审美理想的感性形象，乃至借此解决
精神寄托和人格表达的问题。

段建珺的剪纸来自于工艺性根基甚为厚重
的民间艺术，但呈现的结果确是一种具有创造
性的艺术作品。可以说，由段建珺的剪纸出发，
我们能够体验到工艺制作与艺术创作，手段相
似而要旨相殊，技艺相类而目的相左，二者同工
却异相。段建珺的剪纸创作，为我们理解和看
待民间艺术的转化，以及何为艺术创作的相关
问题，给出了一个具体而切实的范例。

如果就艺术创作的实践而言，段建珺的剪
纸启示我们，艺术的本质不在于媒介的高低，而
在于创作者对传统的态度与深度，在于艺术家
对时代和艺术的“创造性”的理解和把握能力。
段建珺的剪纸艺术之所以能够超越一般工艺
品，正是因为他像其他具有创造力的画家、书法
家一样，在传统与时代的交汇处找到了独特的
艺术语言。而对于艺术的接受者来说，将视角
由材质的认同转移到对艺术的创造性本质的理
解上，则无不是一种更为明智的选择。

站在传统与当代的交汇处——

段建珺剪纸的艺术创造与情感表达
◎王宏伟

史铁生是我国
著名作家，在他 60
年的一生中，有三分
之二的时间在轮椅
上度过。由于特殊
的经历，他的散文作
品倾向于探索人生
哲理，用语严谨却不
乏幽默。

散文集《自由的
夜行》收录了史铁生
32篇文章，全书共有
五个章节。

第一章“我与地
坛”和第二章“轻轻
地走与轻轻地来”以

“怀念”为主基调，着
力 于 母 爱 的 厚 重 。
在《我与地坛》一文
中，作者用细腻的笔
触以自传的形式刻
画了一位伟大的母
亲，面对儿子突如其
来的残疾，她选择小
心翼翼地陪伴。孩
子久未归家，则去园
子四处寻找；得知儿
子 还 在 ，便 心 满 意
足。这位母亲满怀
希望在院子里种下
一棵《合欢树》，为
《我的轮椅》缝制坐
垫和靠背，盼望孩子
能够找到一条路。

然而当年的史铁生因太年轻，并不能设
身处地理解母亲。在《秋天的怀念》中，母亲
昏迷前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
我那个未成年的女儿……”。在书中作者写
道“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
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车辙的地方也
都有过母亲的脚印。”这些催人泪下的文字
里，不仅蕴含了毫不张扬的母爱，更有史铁
生“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悔恨。

第三章“好运设计”，是作者寻找到的悦
纳苦难的良方。他不但没被疾病与孤独打
倒，还冲破苦难的桎梏，引导人们正确对待
困境。史铁生用诙谐的语言，专门针对人生
种种遗憾，为尚处于迷惑期的读者们设计了
一场出身富贵、身体健全、婚姻幸福的人
生。这其实也是我们大多数人渴望的生活：
自由自在，无忧无虑，随心所欲。然而正当
人们沉浸在完美人生中时，死亡终将无可避
免来临，史铁生笔锋一转：“优势和特权都已
被废黜，会比一生不幸的人更痛苦，命运在
最后跟你算总账了。”以诸如此类令人深省
的文字，叫醒读者的耳朵。旨在阐述人生所
谓的遗憾，是有意义的，有遗憾才能从不屈
中获得骄傲，从苦难中提取幸福。作者进一
步指出：“痛苦足够大，人们才会甘心把对目
标的焦虑转向对过程的关注。”在这一章节，
史铁生终于如母亲所愿，扶着残疾人专用的
车轮，找到了一条与命运和解的道路。

全书最令我触动的是，作者从生谈到
死。在史铁生的散文中，最不避讳的就是关
于死亡的话题。刚遭遇不幸时，史铁生问自
己“要不要去死？”“为什么活？”最终他从自
然现象中得到答案：“太阳，每时每刻都是夕
阳也都是旭日。”他在陪伴一生的小园子里
觅到答案：“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他从
历史的长河中寻到答案：“生命分两种，一种
叫做有限的身在，一种叫做无限的行魂。”在
《对话四则》一文中，史铁生借用一位残疾朋
友的赠言来注解“死亡”：“一个只想使过程
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因为，即使是死
神，也无法改变一段精彩的过程。他在黑暗
中看到了永恒的星光，活出了生命的辽阔和
自由。他用心书写，用他的人生反复印证了
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
的精彩！

“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历数前生，你能
够与我一同笑看，所以死与你我从不相干。”
看完《自由的夜行》最后
一句，我将书轻轻合上，
捧在手中，深蓝的封皮闪
烁着智慧的光芒，这是一
份史铁生献给所有热爱
生命者的礼物。我，亦是
其中一员。

日前，由锡林郭勒盟文联、融媒体中心、乌兰
牧骑策划、创作、录制的自治区重点扶持项目——
6集广播剧《永远的红书包》，在锡林郭勒盟融
媒汉语综合广播 FM99.4、交通广播 FM97.5、
融媒客户端同步播出上线。

广播剧《永远的红书包》以锡林郭勒盟苏尼
特右旗巴彦乌拉嘎查“红书包”送学活动为主
线，通过“红书包”这一独特的文化符号，用声音
艺术生动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锡林郭勒盟各
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建设家乡的精
神风貌，以及对于知识的渴望、对民族团结的坚
守，对北疆文化与蒙古马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红色文化的传承，红色精神的弘扬

“红书包”作为《永远的红书包》中的核心符
号，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与文化意义。该剧通
过讲述“红书包”的起源、发展与传承历程，展现
了锡林郭勒人民对知识的渴望、对党的忠诚，为
听众勾勒出从播种红色基因、传承红色文化到弘
扬红色精神的鲜活脉络。

起源——红色基因的播种。1972年，苏尼
特右旗巴彦乌拉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朝乐蒙与
武装部政委哈奉嘎等人，受到乌兰牧骑队员背书
包送书的启发，决定成立“红书包”送学服务队。
他们缝制了帆布书包，并在书包上刺绣“为人民
服务”，装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类、生活知识类和
文学艺术类的报纸、书籍和杂志，骑马穿梭于草
原深处的牧民家中，将党的声音与知识传递给每
一位牧民。这一创举不仅解决了牧区群众看书
难、看报难的问题，也为苏尼特草原播下了红色
基因的种子。

发展——红色文化的传承。随着时间的推
移，“红书包”送学服务队不断发展壮大。他们不
仅丰富了书包里的内容，还创新了服务方式。旗
委、旗政府为支持“红书包”送学活动，决定派文
化馆的干部定期送来新书新报，同时制定了借阅
管理制度，并将成功的经验复制推广，借“红书
包”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这些举措不
仅提高了牧民们的文化素质与政治觉悟，也促进
了红色文化在草原上的广泛传播。

延续——红色精神的
弘扬。《永远的红书包》通
过讲述几代“红书包”传承
人的故事，展现了红色精
神的延续与发扬。从朝乐
蒙到满都胡再到萨茹拉，

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
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永
不褪色的红书包”的精神内
涵。特别是满都胡这一代传
承人，更是将“红书包”与乡村
振兴、电商直播等新时代优势
相结合，让“红书包”焕发出崭
新的生机与活力。自治区知
青刘杰因为对“红书包”工作
的热爱，深深扎根于草原、融
入草原生活，终生关注投身

“红书包”传播工作，让信仰之
火生生不息。

“红书包”作为锡林郭勒
草原上的一种文化载体，承载
着丰富的文化记忆和历史记
忆。《永远的红书包》让历史说
话，让文化活起来，让红色文
化在声波之中传承，使永不褪
色的“红书包”成为中国共产
党与广大干部群众“连心桥”
的具象化表达。

草原上生根发芽，
新时代发展壮大

广播剧是一种听觉艺术，
需要创作者以各种声音为叙
事元素，并借助听众的听觉与
想象完成“二次创作”。《永远
的红书包》制作精良，其富有
质感的配音、渲染氛围的配
乐、恰到好处的音效，以声传
情，让听众“脑补”出自己心目
中的人物形象，从而获得审美
满足，构造出独属于自我审美
体验的广播剧世界。声音具有视觉联想的性质，
广播剧以声构景，在听众脑海中建构独属于草原
上“红书包”故事的声景空间。《永远的红书包》的
声景底色无疑是红色，它不仅是“红书包”在锡林
郭勒草原上生根发芽的真实记录，更是内蒙古人
民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颂歌。

剧本结构紧凑。《永远的红书包》通过时间
跨度的展现，让观众感受到了“红书包”的历史
厚重感和时代变迁。从1972年的发起阶段，到
新时代的发展壮大，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故事
趣味。剧中的情节设置巧妙，有其乐融融共同

奋斗的场景，有风雪交加、遇险
狼群的惊心动魄；有朝乐蒙、扎
登巴、郭海江等人的坚守、付出
甚至牺牲；有满都胡、刘杰等人
的创新和发展。这些情节的设
置，让听众充分感受到了草原人
民的坚韧和乐观。

人物塑造鲜明。剧中每个
角 色 都 有 其 独 特 的 性 格 和 命
运。直率担当的朝乐蒙、勤劳善
良的扎登巴、创新进取的满都
胡、忠诚热情的刘杰，以及一心
想要脱离草原的赵援朝。这些
人物形象的塑造有血有肉、立体
形象。如剧中盲人小女孩琪琪
格，在刘杰的帮助与小说《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激励下，坚定生
活信心，考上盲人学校，获得全
新生活。剧本通过其个人生命
的体验，展现“红书包”活动的教
育成果，让听众感受到知识的力
量和希望的光芒。

语言风格质朴。剧中人物的
对话、旁白，让听众感受到了草原
的真实生活
和 真 实 情
感。剧中对
白口语化、个
性化，有着浓
浓 的“ 草 原
味”，让听众
如身临其境
般去感受草
原的辽阔和
牧民的淳朴。

《永远的红书包》，以声
波的震动叩击心灵，作为声
音的艺术，它依靠语言表
达、音乐与环境音等声音元
素进行艺术展现，为听众提
供丰富的听觉享受，激发听
众的想象力。该剧摆脱舞
台表演形式上的束缚而通
过听觉审美感受来扩大想
象的范围，让听众在脑海里
为配音演员的声音构建起

一个无限辽阔的舞台，通过声音反映社会历史
故事，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传递具有中国气派的
文艺力量。

文化传播的“使者”，民族团结的“桥梁”

北疆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
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承载着民族团
结、历史传承等多重使命。蒙古马精神作为北
疆文化的重要精神标识，是内蒙古人民在新时
代下自觉、自信、自强的精神体现，是内蒙古人
民坚韧不拔、勇往无前、忠于职守、甘于奉献的
优秀品质的展现。在《永远的红书包》中，北疆
文化建设与蒙古马精神的融合，铸就锡林郭勒
文化丰碑的精神内核。

北疆文化的核心理念是爱国、忠诚、团结、
担当。在《永远的红书包》中，这些理念得到生
动体现。朝乐蒙、扎登巴等人对党的忠诚和对
国家的热爱，体现了北疆文化的红色底色，“红
书包”送学活动对民族团结的促进和对文化保
护的贡献，体现了北疆文化的团结和担当内
涵。朝乐蒙、扎登巴等人在“红书包”送学活动
中的坚守和付出、满都胡在继承父辈事业中的
创新和发展、刘杰的扎根草原，积极奉献……这
一切充分体现了蒙古马精神的深刻内涵——吃

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永远的红书包》
中的人们正是凭借着团结协
作的集体精神，取得了今天
的辉煌成果，展现了他们在
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勇于
创新的精神风貌。

剧中的“红书包”，不仅
是文化传播的使者，更是民
族团结的桥梁。它让党的民
族理论政策与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得以在大草原、牧民间
传承和发扬，增强了新时代、
新征程上我们的文化自信与
文化认同。通过“红书包”这
一象征符号，以声音艺术为
载体，将红色基因的传承使
命、北疆文化的厚重底蕴、蒙
古马精神的时代内涵熔铸于
一体，堪称是一部兼具思想
高度、理论深度与情感温度
的文艺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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